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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春秋

乃曼额尔德尼

篮。她像一颗美丽绝伦的明珠闪耀在中

亚草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南来北往的

牧人。

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脊梁上有i

一座高大的山脉——青海八宝山。

⋯耄，曼仝篓尘姜，。叫。‘：?芋篓趸箩； 2000绷，尧熬尔人的远祖匈奴
尼”。乃曼在尧熬尔语中有“八个”之意，i

而额尔德尼语意为“宝”、“宝贝”，它是匈

奴时期遗存下来的名称，传说是女神西

王母仙居的所谓的小昆仑山，是北方女

王和诸神仙聚集的地方。

那些不怕坠下峭壁，掉入冰川缝隙

的尧熬尔猎人和千里奔波的探险家，以

及游牧帝国的孑遗们，都曾被乃曼额尔

德尼皑皑冰峰所倾倒。她是尧熬尔人繁

衍栖息的游牧之地，是野牦牛和白唇鹿

群居的金色家园，名副其实是天神汗腾

格尔①的山，更是尧熬尔游牧文明的摇

文／(裕固族)达隆东智

征服了中亚草原，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

为辽阔的草原游牧帝国，使蓝色的蒙古

高原，雄伟的阿尔泰、广阔的柴达木、美

丽的准噶尔、绵延的腾格里杭盖②成了匈

奴人雄踞、游牧的家园。一片片草原成了

通往东欧、南俄罗斯草原的金色走廊。那

些智慧的匈奴战士曾骑着强壮的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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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尧熬尔人分成了三个部落。第

一支部落是西拉尧熬尔，族旗是黄颜色

的，旗上绣着一匹苍鬃金狼，叫阿勒坦兀

日格，即：黄金家族，游牧于苏日托莱，乃

曼额尔德尼东面。第二支部落是哈El尧

熬尔，族旗是黑颜色的，游牧于沙州(今

敦煌、肃州)一带。第三支部落是察汗尧

熬尔，族旗是白色的，游牧于夏El巴颜

(今大谷山)一带。

在巴斯墩草原上，尧熬尔人过着平

静的生活，成群的牛羊洒在草原上。那

时，蔚蓝的天空下草木翠绿，花馨鸟鸣、

山青水冽，牛壮羊肥。人们一年四季吃着

丰盈的奶食，家家户户的灶火上充满了

香馨的奶子和鲜肉味。老人们整天在草

坪上踢泰兀格(毽子)，放包浩墩(猎虎)，

伴着刀光剑影奔向腾格里杭盖，登上寒：叫做腾格尔诺海(天狗)，且从不直呼其；小伙子佩戴着月牙短刀，在山林里狩猎、

风呼啸、云雾缭绕的青藏高原，越过巴颜；名。尧熬尔老人们常念叨：“是腾格尔诺i射箭，姑娘们镶着玛瑙珍珠和金银首饰，

杭盖(焉支山)，踏上西拉告图(今青海金}海带我们走出了森林，是雄牛帮我们找i美丽的乌发被秋风轻轻吹起，金银般的

瑶玲)，走进巴斯墩(八字墩)草原，又像i到了水，是嘎拉布尔汗给了我们光明。”i喉咙里唱出动人的歌谣。茂密的白桦林

结群的白唇鹿，穿过乃曼额尔德尼的皑i尧熬尔人有句名言，一个老人就是一座i成了青年人恋爱的天堂。

皑冰峰，征服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i金山。这话是尧熬尔人的肺腑之言。据i 然而，贪婪的人们，还是不满足富裕

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暴发了，i说，那位为尧熬尔流浪者取火的老人临i的生活，尽管女人每天用鲜奶洗脸，用和

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亚欧战争。几十万尧j终前留下了一幅奇妙的地图，图上绘着j好的面拭小孩的屁股，男人整天酗酒斗

熬尔人死于战火和杀戮。再后来一场罕j腾格里杭盖、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的山i殴，人们还是嫌牦牛笨拙而不用它，嫌奶

见的温疫蔓延到草原上，蒙古高原成了i脉、河流、星辰。 }食油腻而不食它，嫌氆氇粗糙而不穿它。

废墟，人们在苦难中呼唤光明。一些人死i 人们在雪山深处寻觅到火石的一年i善良的老人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每

里逃生，漂流四方，寻找新的家园。但是j后，继续向东进发。他们依照老人留下的i天都要向汗腾格尔祈祷，祈求上天惩罚

流浪饥饿和寒冷仍不断地夺去他们的生：地图翻过西拉告图，跨过乌兰木仁(大通：这些不懂珍惜生活的人们。

命。有一天，人们惊奇地看见一匹苍鬃金：河)和哈El木仁(黑河)，历尽艰辛，终于： 不久，人们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

狼站在他们的眼前。它迎天长啸，向前走：在云雾弥漫的群山和草原上发现了“圣：上天的不满和愤怒。一场暴风雨洗劫了

去。于是人们紧跟苍狼来到一处浩瀚无：光”——高大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他们：整个草原，丰收的田野被洪水淹没⋯⋯

垠的戈壁。炽热饥渴几乎把人们吞噬。这：来到乃曼额尔德尼和富绕的巴斯墩，并：罹难来到了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这块

时，一头壮硕的雄牛向大地疯狂的哞叫，：被这波澜壮阔，无边无垠的草原所震慑。：金色肥沃的故土上。少数尧熬尔人生存

人们又紧跟雄牛哞叫的方向走去，见那：乃曼额尔德尼的景色如此迷人，雄鹿和：了下来，生活在蒙古人、唐古特人和汉人

雄牛用犄角掀翻干沙，沙石里慢慢渗出：盘羊在芊绵的青草中晃动，秋风从远方：中。

清冽的水，人们得到了甘霖，继而走出了：轻轻吹来，又吹向远方。太阳从巴斯墩的：

戈壁。但是，当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雪；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雁飞过头顶，鸟群； 二

山脚下时，再次被生活捉弄了。他们把树；‘的啼鸣声传向黑河两岸。森林中的自唇；

皮当衣穿，树枝当饭吃，饥寒几乎吞没了；鹿、黄羊、野牦牛、盘羊、野驴群居出没，； 那年秋天，我和奥拉大哥坐着一辆

他们。在人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两鬓；白桦林的落叶和枝梢淹没了人们的双；奶油色公交车向乃曼额尔德尼山、巴斯

斑IEh，高大挺拔的老人历尽磨难，坚强地；腿。 ；墩草原出发。金秋的乃曼额尔德尼依旧

向雪山要来了火石，并用万点火花点燃； 后来，四方游牧人接踵而来。他们中；是秋风飒飒，红叶落地。这里出土黄金，

了草和树枝。但是，当人们来到他身旁i有蒙古人、唐古特‘队、尧熬尔人。他们在；也聚拢着一群山民。他们耕作、贩运，淘
时，只见火光熠熠，老人背靠在大树上，；乃曼额尔德尼、巴斯墩草原逐渐安顿了；金。

已经安详地死去了。人们悲痛欲绝，用火i下来。尧熬尔人在乃曼额尔德尼的高峰； 我和奥拉大哥来到奔涌翻滚的黑河

把点燃了他的遗体。后人敬奉他为“嘎拉；上第一次举起了黄色大旗，建立了汗腾；源头，静静地坐在乃曼额尔德尼河和巴

布尔汗”，即火神。从此，尧熬尔人把苍狼；格尔的第一座鄂博。 ；斯墩河汇集的金水波涛前，几只野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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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波浪，哗啦啦地飞上天空。两条河的交

汇处是壮阔的水面，水流缓慢、宽广。在

秋风中我们踩着草地的露水沿滑桥穿过

黑河来到故乡胡鲁斯台(今宝瓶河牧

场)。夕阳的余晖照耀着茂密的白桦林，

风轻轻吹拂着黑河汹涌的波涛。我和奥

拉大哥漫步在白桦林密密的原野中，挺

拔的白桦树随风摇曳。那天，我们住在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她家是这里唯

一的尧熬尔人家。我们走进她简陋的土

房里，她伛偻着为我们烧沸了一壶浓香

的奶茶。她身心矍铄，耳聪目明，宽广的

额头，挺拔的鼻梁，坳黑的面孔显得格外

沉着、安详。她叫昂兀琦，是巴音郭勒安

江氏族的后裔。晚上她在昏暗的酥油灯

下讲述了尧熬尔史诗《沙特》的创史部

分。她说：

“孩子们，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讲尧

熬尔的故事了，现在已经忘了一半⋯⋯”

她亲切的话语触动了我的心。

“大迁徙后，尧熬尔人失去了故乡，

尽管他们把自己的游牧文化几乎遗忘了

一半，但是这个可爱的民族却还是珍藏

了不被人知的语言文化，留存住了尧熬

尔人文化的精华⋯⋯”

天刚刚亮，我们沿老人指示的方向：

走进了野草芊绵的胡鲁斯台郭勒。沟壑：

深处有一棵千年苍苍的大树，是一棵茁：

壮的沙棘树，树身上刻着汉字：“甘青边；

界，一九九七年七月”。

大迁徙后，甘青地界以黑河分水岭；

为界。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这棵古老的沙；

棘树竟成了甘青中部地界的唯一标志。

在枸子和皂荚树长满的胡鲁斯台郭；

勒里，阳坡的部分平地上驻扎着蘑菇式；

的帐篷。这里聚居着从四方漂泊来的移!

民，帐篷前走动着戴白色平顶帽的男女。{

家家门口皆拴着牧羊犬，群群唐古特牧!

羊散在群山深处的荆棘林中。“达隆兄弟；

啊，假如我们部落的人住在这里，无论是i

熟识，还是陌生，只要见到我们的模样，i

一定会亲切地叫声兄弟、姐妹⋯⋯”这是j

奥拉大哥发自内心的呼唤。是的，离开故{

土50年后，在这铺满红叶的群山峡谷里，i

竞找不出故乡的一份气息和亲近。尧熬j

尔人纯粹的游牧生活在这金色故土中随i

岁月慢慢消亡。

当我这次在故乡风餐露宿时，牵不j

尽的哀思缠绵着我的灵魂。我陷入无限

的沉思，草原故事像黑夜的群星遥远而

亲近⋯⋯

迁徙故乡

1976年是尧熬尔人极为不平的一

年，夏日塔拉东边的一群人怀着对故乡

的深切思念和对祖先的无限虔诚，开始

了夏日塔拉解放后的第一次迁徙。他们

没有被夏日塔拉开满嘎日纳@花的美丽

山冈所倾倒，也没有被一泻千里的牡丹

草原所留恋，匆匆离开了夏日塔拉⋯⋯

那年我刚刚9岁，跟随父亲驮着沉重

的行装第一次远征。出发的那天晚上，秋

夜的风呼啸着吹过空旷的草原，皎洁的

月光伴我们走出了夏日塔拉。星空闪烁

着无数的光茫，草地像绵软的丝绸，露珠

打湿了熟睡的野革，马蹄向西挺进。

我像一个鏖战的骑士，任凭秋风吹

拂，月夜寒峭，沉静地骑在那头雄健的阿

拉克哈娜克(花白驮牛)上。它是我们家

牛群中体格最大的雄牛，平时像匹灵巧

的奔马，老实巴交地背负着鞍子独自去

区镇驮口粮，游牧转场时它是我们家唯

一驮灶俱的脚力。

天刚刚亮，一条宽广白色的河流光

洁地舒展在眼前，那就是西大河。一群

美丽的野鸭被我们惊飞，河畔荡起了丝

丝波浪。晨风吹醒了行走的人马，我们

匆匆向河畔靠拢，准备渡河向西挺进。

渡过西大河

便是山丹军马场。

这片金色草原是

夏日塔拉草原的

心脏，也叫大马

营滩，是成吉思

汗时代蒙古军在

甘肃的三大马场

之一，迄今为止

仍是亚洲最大的

马场。太阳从平

坦的草原上冉冉

升起，一道光慢慢飘向辽阔的大地，把

草原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波涛中。我和父

亲赶着笨重的驮牛行进在队伍的前列，

一阵强劲的秋风吹着父亲高大结实的背

影又匆匆消失在墨绿色的原野中。晨曦

中晶莹闪亮的露珠打湿了修长的马腿和

骑手的脚背。落叶和草丛缠着笨拙的牛

蹄缓行。

这次迁移是生产队组织牵头，各户

自愿的，共总有20户人家，我父亲和加穆

措老人负责途中的运输和安全。

临近黄昏，一阵阵悠远的北风掠过

草原，吹在征途的人马中。我们到达了离

扁都口不远的平川，开始安营露宿。傍

晚，我家那条褐色的老狗走不动了，躺在

草坪上嗥叫不休，父亲为此而感到愁苦。

离开夏日塔拉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曾想把

这条奄奄一息的老狗弃在秋营盘上，可

我母亲不忍心，硬是将它驮在牛背上。但

是，现在，它果然再也走不了了。第二天

出发前，父亲把老狗远送到一个避风处，

裹上毯子，嘴边储备了几天的食物，阿妈

含着泪依依不舍地弃下了它。我们在大

马营滩总共走了3天，最终走出了夏日塔

拉。

走完夏日塔拉的金草地后，我们又

踏上了巴颜杭盖南麓的扁都口峡谷。听

父亲说：此地历来是土匪豪客必经之

地。我的祖父曾与几个猎人合伙去夏日

搭拉狩猎，在回来的途中，路过扁都口

峡谷被土匪洗劫一空。加穆措老人临行

前特意吩咐大家，路途山峻峡险，千万

要谨慎。他有意把牦牛、羊分成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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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察汗鄂博古迹 田自成摄

一群跟一群接续而行。甘青通道像一条

细长的飘带绵延到青海鄂博岭。人们警

惕地向峡谷穿行。一阵阵秋风猛烈地吹

打着我们。人们骑在高大结实的骏马

上，忘记了自己是在迁徙的路途之中。

峡谷里的寒风刺痛了我们的躯体，两鬓

和睫毛被冻上了一层洁白的冰霜，我们

马不停蹄地向峡谷深处挺进。

天黑前，我们来到宽敞的背风处开

始宿营，准备过夜后再走。夜深了，人们

已疲惫不堪，父亲只好边打盹儿，边看管

骚动的牲畜。此时，父亲的责任显见的比

生产队长的担子重多了。夜半，一阵刺骨

的寒风吹醒了父亲的睡意，也熄灭了篝

火。天黑黝黝的一片，周围除了微风和牛

羊反刍的声音外，偶尔还能听到马刨蹄

和短暂的嘶鸣声。峡谷里死一般的寂静。

父亲抖擞精神加旺了篝火，又催我们起

来烤火暖身?肖磨完几个时辰后，东方慢

慢显现出一道亮光，父亲打叠好行李和

灶具，周围的人也打点行装，开始启程。

朝阳映红了沉睡的峡谷和群山，人们陆

续翻过鄂博岭。

故乡明媚的晨风第一次吹醒人们的

疲顿和睡意。我们一眼望见了那圣洁、高

大的乃曼额尔德尼积雪冰封的高峰。人

们赞口不绝的是巴斯墩草原那无边无际

的蓝色平滩。“苏布亲，我们的故乡就在

眼前，我20年没见过乃曼额尔德尼这般

美丽的景色了啊!”加穆措老人从心灵深

处发出阵阵感慨。父亲也不敢想象20年

后的巴斯墩草

原如此动人、如

此令人心醉如

痴，她简直像一

块蓝色的地毯

无尽地铺向远

方。乃曼额尔德

尼河奔泻的激

流，泛出淡青色

的水流漾起人

们的欢笑。人们

忘记了迁徙的

劳顿，沉醉在平

展的草原和激

荡的奔流中。

第二天，我们渡过乃曼额尔德尼河，

又向察汗乌苏塔拉进发。

四

乃曼额尔德尼河，也叫额金尼木仁，

意为君主的河流。

乃曼额尔德尼河流过千山万壑，奔

向巴斯墩草原，像一把锋利的锐剑将察

汗乌苏塔拉割裂开来。察汗乌苏塔拉是

尧熬尔额金尼部落的故乡，是一片肥沃

的草原，是巴斯墩草原的黄金牧场。二十

年代初马步芳曾派遣部下聂起风在此地

办了两座牧场，后来，控制了整个巴斯墩

草原。

察汗乌苏塔拉是一望无际的天然金

草地。现在聚居在这里的几百顶蛙式黑

帐篷的人们是古代唐古特阿柔克部落千

户的后裔。他们游牧此地已有70余年的

光景了。解放前曾与额金尼部落的尧熬

尔人是毗邻。

那天，我们的人马暂时休整在察汗

乌苏格拉。在坦荡的草原上临时搭设了

一顶顶轻便的白色帐篷。父亲和加穆措

老人安顿好人畜，开始向人打听我父亲

的姐姐赛珍梅朵的下落。他姐姐赛珍梅

朵1946年跟随尧熬尔奥苍喇嘛来到阿柔

克部落，流落在察汗乌苏塔拉一带。几

年后她跟一个年岁相当的唐古特人结婚。

父亲和加穆措老人穿过几顶蛙式帐

篷，在几十条牧羊犬狂叫声中远去。第

二天清晨，当朝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看

见远处青山坡上，鹰鹫在秋风中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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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落下，时而飞起。加穆措老人示意

父亲绕道而行，不要随意惊动它们。因

为坡下是唐古特人的天葬场。古时，尧

熬尔人的葬礼与此相仿。大迁徙后，尧

熬尔人飘流四方，把天葬的习俗改为火

葬。

秋风轻轻吹动着缠绵的野草。他们

的马又快又稳，引来唐古特人羡慕的目

光。当父亲他们走向一顶青黑色的蛙式

帐篷时，一位身着蓝色长袍、头戴紫红

色狐皮帽的唐古特老人出门相迎。加穆

措老人用唐古特语说了些什么，那老人

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然后，我父

亲和她拥抱着嚎啕大哭。30年的风风雨

雨，几乎伤透了他们的心。她跟随噢仓

喇嘛走时我父亲还不满7岁。她用颇生

硬的汉语向我父亲讲述自己的身世和遭

遇，她几乎已经完全遗忘了母语。

走进帐篷后，她为他们烧沸了香馨

的奶茶。她告诉他父亲一共有4个儿女，

丈夫已故。加穆措老人和她用唐古特语

闲聊，父亲偶尔从他们的言语中听懂一

两句。加穆措老人的前妻也是阿柔克部

落的唐古特人，少年时代他一直在阿柔

克，30岁那年他离开阿柔克来到尧熬尔

人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唐古特语。

不久，老太太的一个儿子骑着一匹

白马来到帐篷前，与两个陌生人亲切握

手。他母亲用唐古特语介绍说：“这是你

的阿让(舅舅之意)。”于是，儿子羞涩地

向父亲他们点头示意。

父亲和加穆措老人因路途遥远，没

有久留，辞别了姐姐赛珍梅朵，策马向宿

营地速速返回了。临行前，他姐姐为他们

准备了丰盈的奶食和肉，又吩咐儿子伴

他们送行。一路上她儿子用生硬的汉语

向父亲诉说他们的部落。随行的几个唐

古特人中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对父亲

说：“察汗乌苏塔拉曾是你们额金尼部落

的故乡⋯⋯”

第二天，我们的人马又集结向西，唐

古特兄弟姐妹们恋恋不舍地护送了一程

又一程，在晨风吹拂的草丛深处与我们

依依道别。

=fi-

那天，金秋的风吹遍了乃曼额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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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峰。额尔德尼像圣人一般展现在人

们面前。那八座小山峦像传说中的诸仙

矗立在乃曼额尔德尼的身旁。额金尼河

两岸的白桦树像出征的士兵围拢着我

们，金黄的枝桠显现出片片古铜色，阵阵

秋风轻轻摇荡着白桦树，成熟的红叶唰

唰地飘落在人们柔软的乌发上，又轻轻

被秋风吹向远方。人们惊鄂地遥望着满

山遍野的白桦丘林出神：“乎勒达苏，乎

勒达苏”，这就是老人们常提到的白桦

树，人们喜欢用乎勒达苏制作漂亮的马

鞍，刻制精致的木碗、勺子⋯⋯尧熬尔人

常说：乎勒达苏是爱情和友谊的象征，它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盖世豪杰、草原英

雄、传奇猎人。

那天黄昏，我们歇息在茂密的白桦

林中。天空一半是映红的晚霞，一半是白

桦林笼罩的荫影，饥渴的人们点燃了篝

火，缕缕青烟在晚风中缭绕林空。人们舒

心地坐在白桦林散落的红叶上，喝着奶

茶。深秋的野草金黄金黄的，一切都是成

熟的。人们不断从心灵深处轻轻呼唤着：

“阿勒坦那木尔!阿勒坦那木尔!”阿勒坦

那木尔这个美丽绝伦的名字究竟在尧熬

尔语中意为什么呢?在尧熬尔语中阿勒坦

那木尔意为金秋、黄金。是尧熬尔人理想

的游牧季节，也是游牧生活中最富裕、最

成熟的季节。

密实的白桦林中稀稀落落的遍布着

几棵枸子和皂荚树。野草莓枸杞的芳馨

吸引了充满稚气的孩子。一群年岁不大

的小孩像洒在草甸中的羊子食着刚刚露

芽的青草，白桦树秀丽的枝梢伴他们消

失在密密的野草中。

月夜的秋风吹散了人们的睡意。满

天星斗闪烁在白桦林黑暗的天空，偶尔

传来夜莺的啼鸣声。那一夜，我睡得极为

不安，远处风飘林叶，额金尼河奔泻。我

幼小的心中始终有一条到达故乡的路迂

回曲折，找不到尽头。不知何时能置身故

乡。

阿勒坦那木尔夜半的风又一次吹打

在皓月映照的树梢上，我还是不能入睡。

风中偶然传来人们的鼾声和马的嘶鸣

声，皎洁的月光穿透了白桦林茂密的原

野。寒气冻醒了人们，灶火里堆放的干柴

被夜风吹燃，阿勒坦那木尔美丽的月夜

寒风轻轻飘向那群星闪烁的巴斯墩草原

和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冰峰。

／＼

在乃曼额尔德尼河与巴斯墩河汇集

的黑河流域，居住着尧熬尔人、汉族和少

数唐古特人，雁南燕北。

几百年前，尧熬尔道尔吉汗和额尔

德尼王不就是驮着金银珠宝，赶着成群

的牛羊路途留居这里，在这青山下游牧

巴斯墩草原的吗?古代尧熬尔大头目哈

日贡布曾划着笨拙的牛皮筏来到这里与

唐古特阿柔克部落千户签约苏日托莱以

东，西拉告图以西的草原地界。这里是

黑河的发源地，是古代蒙古人、唐古特

人、尧熬尔人举行丘勒干(会盟)的聚

集地。

那天下午，我们沿公路一直绕过乃

曼额尔德尼绵绵山川来到巴斯墩口，开

始宿营休整。在蠢鸣的汽笛声中几辆吉

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在我们的帐篷对面停

留。人们猜测这是工作队，是阻止我们返

回故乡的。不一会儿，他们的帆布平顶帐

篷在公路沿线搭起，晚上通知我们开会。

吉普车和大卡车的灯光照得彻夜通明，

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那天晚上乘工作队不防之际，父亲

和加穆措老人暗暗组织人马，赶着牛群

和羊群，抛下帐篷，乘着黑夜的星光向西

奔走，母亲和其他妇女留下守护帐篷。

我们的人马匆匆行进在黑夜和野草

丛中。我骑在阿拉克哈娜克矫健的脊背

上，父亲把我的双手用绳索紧紧地系在

驮子上，以防我掉入河里。一阵秋风从

巴斯墩河面吹来，吹得我浑身颤抖。阿

勒克哈娜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感

觉它驮着我上了陡坡，

屁股不断地在牛背上

滑动。我使出双腿的

劲儿用力牵着，双手

紧紧拽住绳索不放。

黑夜中辨不清方向，

只有巴斯墩河轰隆的

撞击声。父亲和几个

青壮年吆喝着牛群，

急速向河岸靠近，准

备在河岸宽广的地方

渡河。我们眼睁睁地

向波涛翻滚的巴斯墩河强渡。此时是吉

是凶，只有凭借苍天。阿拉克哈娜克在

牛群中驮我向河心走去。我顿时胆战起

来，波涛声像爆炸一样震动着我的耳

膜。“哗”的一声，牛群陷入激流，水

面上随风飘来一丝亮光。阿拉克哈娜克

黑亮的绒毛漂浮在河水中，身随水流向

下倾斜，父亲在黑暗中吩咐我紧靠驮

子。阿拉克哈娜克使劲抗衡着，好似向

这惊涛示威，用力支起它那硕大的犄

角，使出浑身的气力向前猛进。未到河

心，一股激流湍急着向阿拉哈娜克冲

来，阿拉克哈娜克的身体陷入更深的波

涛中，我的脚背也被激流淹没，神经开

始痉挛，下肢的每个筋骨被寒气吞没。

故乡清凉的水第一次刺痛了我的心，我

有生以来还没有品尝过这种滋味。突

然，我惊恐起来，阿拉克哈娜克任凭激

流湍急、撞击、慢慢地向河岸靠拢，喘

息声、吆喝声全部被水声淹没。

深夜时分，我们渡过了巴斯墩河，在

黑暗中摸索着继续前进。不知何时，一片

朝晖从东方冉冉升起，眼前一片旷野茫

茫。这时，人马到达了夏日婷达坂，故乡

胡鲁斯台就在眼前。夏日婷达坂是尧熬

尔9个达坂中的第一道岭峰，乃曼部落的

第一座鄂博就建立在这里。几年前，一个

深秋的早晨我降生在夏日塔拉南端一个

叫东华尖的平坦草原上。父亲给我起名

为：“达布隆墩布智”，意为虎镇山，此名

为我故乡巴颜察汗的部落名。父亲的意

思是让我像雄虎一样翻山越岭，镇住列

祖列宗的神山。

清晨，我们骑在结实的骏马上，赶着

笨重的驮牛慢慢登上达坂顶峰。一轮红

日映照着秀丽的夏日婷达坂，崎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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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一直延伸到达坂脚下，印着乃曼部落

几代人的足迹。迁往夏日塔拉16年后的

这个秋天，尧熬尔人历尽岁月的磨难又

一次登上了这座雄伟壮观的达坂。

朝阳的影子无限地拉长，我们越过了

夏日婷达坂。北面的幽深峡谷中，在这野

草铺满的崇山峻岭中拥挤着茂盛的松柏

树荆棘林。苍翠的松涛中晃动着岩羊角，

雄鹿的呜叫声响彻金黄色的山谷和旷野。

七

我们顺利到达了宿营地，这是胡鲁j

斯台郭勒走向巴斯墩草原和西域诸地的i

通道，是通往腾格里杭盖南麓的走廊。

我们在一个较宽阔的平滩上扎营，：

路旁的泉水奔流，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牛：

羊和骏马。人们饥渴地捧着凉水解渴，忘：

记了旅途的艰辛。

几天过去了，在这深邃峡谷里，除了：

众鸟和雄鹿啼叫外，一切都很平静。但我：

们和留居在巴斯墩口的阿妈她们失去了：

联系，父亲和几个伙伴们匆匆沿小径去：

胡鲁斯台探听她们的消息去了。

第二天晌午，父亲突然骑着那匹名：

叫哈日凯勒的奔马从峡谷里飞奔而来，：

没等马停稳就一脚踩着马蹬跳下来。在；

我们对面的山岭上工作队的人马黑压压；

地从松柏林拥来。他们试图让我们返回；

夏日塔拉。

但是，工作队的人马折腾了一天，也；

没能说服我们，只好又翻过了夏日婷达坂{

走了。在燃烧的烈火旁，人们像野马一样；

依偎在黑夜中，饥渴几乎把我们吞噬。夜；

半的秋风一刻不停地吹着，寒霜刺透了我；

们的心。在蔚蓝的天幕下群星闪耀，人们；

在寒峭中消磨时光，

睡梦中轻轻呼唤着

故乡的名字。

八

那天工作队走；

后，我们围拢在火；

堆旁，大家口袋里；

只剩下几粒青稞，；

几个年幼的孩子因；

饥饿哭起来。加穆{

措老人打发两个青年去峡谷里打岩羊充{

饥。 ；

下午，我们赶着为数不多的驮牛继i

续向西进发，这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辛的i

一天。山岭上，炽热的阳光晒得人发i

困。天黑前我们在一个四周被峭壁包围i

的峡谷中留宿过夜，熊熊烈火照亮了人i

们憔悴的面孑L。

几天后，父亲和加穆措借助宝瓶河}

牧场通往祁连县的简易滑桥，在唐古特i

人的竭力帮助下把帐篷及其它行装运输i

到胡鲁斯台。这座简易滑桥是当时甘青j

在巴斯墩草原的唯一水上通道。又一个：

黎明，他们和阿妈驮着行装来到我们留：

宿的峡谷里，准备继续向西挺进。

那天，我们到达了日夜思念的故乡：

巴颜察汗，途中有乃曼部落的乃木保尔：

队长派遣人马相迎。乃木保尔队长1958：

年也和我们一起迁往夏日塔拉，1962年：

他独自一家迁徙到故乡巴颜察汗。这次：

听说他的亲兄骨肉在艰难中行进，便尽：

心竭力帮助我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

兄长散木朵老人，他领着几位年纪相仿；

的老人来看望了我们。

巴颜察汗的群山和松涛像慈善的母；

亲紧紧地守候着我们。但我们的心始终{

得不到平静、安宁。为给这群希望返回；

故乡的人得到一个期望，在乃木保尔队；

长的资助下，我父亲和巴吉老人一行四；

人穿过腾格杭盖的崇山峻岭、千道深壑；

到甘州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不久，我们终于从奔波的迁徙中慢；

慢地安顿了下来，开始建设新的家园。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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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察汗是祁连山腹地的肥沃土

地，是尧熬尔乃曼部落的黄金牧场，分胡

鲁斯台(今宝瓶河牧场)、达乎隆(今寺大

隆)、盛努鄂托克(今杨哥)三大部分。东

起巴斯墩口黑河分水岭，西接摆浪顶峰

黄塔字峡，南邻巴斯墩草原，北至拉盖达

坂、莺落峡黑河出口，是祁连山中林木最

多，森林密布最广的深山谷地，山形由西

南走向东北。

巴颜察汗为富裕洁白之意，也叫巴

颜察汗加琪。察汗是尧熬尔古代部落的

勇士之名。相传，勇士察汗独自踏上巴颜

加琪山颠的神湖畔，不慎失足掉进了龙

洞，落在巨龙背上。那巨龙突然腾空而

起，带着他穿过大地飞过大西洋将他抛

到印度。在遭遇了许多惊险后，他得到了

一匹白色的宝马。几年后，他骑着那白马

走过戈壁，穿过森林，翻越雪山，踏上了

归乡的旅途。春季的一天，回到了故乡巴

颜察汗草原。后来，白马死了，察汗远走

他乡。那白马变成了巴颜察汗的神——

加琪，察汗的灵魂变成了美丽的湖水，人

们为那湖取名为察汗淖尔，意为洁白的

湖。察汗淖尔座落在被松柏环抱的巴颜

加琪背面脚下，湖水中出现了一只金蛙。

乃曼部落人在巴颜察汗的顶峰上建立了

他们的鄂博。据说，相距几十里的与巴颜

察汗对峙的察汗达坂长着一棵高大挺拔

的松树，足有二十丈高。松树梢常映照在

察汗淖尔的湖水中。有一位名叫盖勒的

老人，从腾格里达坂来后把那棵大树砍

了七天七夜，砍下的树足足有十七八驮

子。不久，察汗淖尔在茂盛的绿草丛林中

干涸，随之湖中的金蛙也消失了。

-I-

我们安居在巴颜察汗深处的幽寂山

谷中，脚下是川流不息的巴颜察汗河。谷

底瀑布飞泻，雄鹿嘶鸣，同处其间的小动

物遍布在幽静的山谷中。

清爽的晨风送走了朝霞，乃木保尔

队长驮着口粮和零星的东西来探望我

们。这位二十年的牧业队长，大部分的精

力都在马背上，一心扑在牧民的事业上，

为生产队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父亲他们从北京返回故

乡。地县工作组也相继来到巴颜察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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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他们依照省民委的批示，把我们安置

在巴颜察汗腹地。

遥远的冬营地

巴颜察汗腹地的尧熬尔人始终把蓝

天比作父亲，把草原比作母亲，“盖着蔚

蓝的苍天，铺着金黄的草地”就是尧熬尔

人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年深秋，是巴颜察汗部落最祥和

的一个秋天．大杨公路通车，地县把夏日

塔拉迁移的牧民安置在巴颜察汗腹地，

我们漂泊几十年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

在巴颜察汗草原上我们过着平静富裕的

生活。

夏日塔拉迁移的那部分尧熬尔人，

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知，但他们

的心始终和巴颜察汗的群山、峭壁、丛林

融为一体，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悬崖缝

隙中的岩羊、积雪深处的白唇鹿、枸子丛

中的褐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中，那

些不怕雪崩，不怕坠下高崖的猎人，将几

十年的心血溶进崎岖的峡谷中，与雪豹、

棕熊为舞，成了一群倔强的人。

巴颜察汗草原的牧人除了必要的肉

食外，从不大规模狩猎。他们把那些可爱

的野生动物与家畜同等对待。平时，每户

人家的门口总是堆放着烧柴，但这些烧

柴是被风雨自然伐倒的。家庭联产承包

后，人们在冬营地盖了土木房，尧熬尔人

生活开始了半定居。

从夏t3塔拉迁来的尧熬尔人，在乃

曼部落和乃木保尔队长的帮助下，依靠

着巴颜察汗肥沃富饶的群山，渐渐地富

裕起来。奔波的游牧生活虽然没有平

静，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富有的。他

们像满山的原始森林一样，经风吹日

晒，千古锤炼。我父亲、加穆措老人还

有其他很多人，宁愿和巴颜察汗的群山

溪壑永远相伴，粉身碎骨。父亲苏布青

是一个性格刚烈、纯粹的牧人。他在牛

背马蹬上炼就了坚强的性格。他特别喜

爱自己的座骑，相信五畜富有人情，充

满爱意。他让我们爱惜每一只牲畜，像

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决不允许我们专横。

被他驯服的牲畜几乎都充满柔情，只要

听到主人的呼唤，就会亲呢依偎在他的

身旁，用丝绸般的舌头舔他的手。他常

常把松柏枝卷成圆圈带在牛鼻子上，穿

上绳索，牵着它们翻山越岭。牧归时，

牲口很柔顺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父亲

将它们一个个在拉绳上拴紧。记得父亲

有匹颇烈的黑枣骝马，名叫哈日凯勒。

它体格高大结实，四肢修长，是一匹精

良的走马。它出生在夏日塔拉开满哈日

娜花的墨绿山岗上。它出世时，母亲死

在草甸上。初夏的那天，父亲用毡包裹

着它回了帐篷。它是吃着牛奶长大的，

有一束美丽密集的长鬃，身体高大结

实，离开夏日塔拉那年口齿不到5岁。

为了哈日凯勒长得膘肥体壮，父亲总是

把它放在肥沃的秋牧场，乘骑时从不用

套马杆。父亲坚信再烈性的牲口，只要

轻轻唤一声，就会很柔顺地站在面前，

然后，父亲将它美丽的银鬃轻轻抚摸，

套上笼头，放上缰绳，鞴上马鞍骑着它

奔赴草原。

那年秋天，父亲从秋牧场去冬营地

寻找哈13凯勒。可当父亲满怀信心地来

到冬营地时，却不见马匹的踪影。与哈日

凯勒一起有一匹银鬃马和一匹黑柳马。

父亲搜遍了冬营地的山山壑壑，仍不见

踪影。父亲以为它可能被过路人盗走了，

就急急忙忙寻找它。后来，父亲从东南面

的那条岐路上找到了哈日凯勒的蹄印，

意识到哈日凯勒跑远了。于是，他从邻居

家借了一匹银鬃自马沿巴颜达坂小径，

踏上了故乡胡鲁斯台的征途。天黑后，他

来到一个白发老

人家，听老人说，

昨日太阳初升时

有三匹马向东面

去了。第二天天

未亮父亲依照老

人指示的方向沿

小路绕道而行。

中午时刻来到离

大路不远的岔路

口等待哈日凯勒

的到来。果然，在

离岔路口不远处有三匹马沿路奔来，父

亲一眼认出领头的就是哈日凯勒。哈日

凯勒把两匹马甩在后边，像一头雄壮的

狮子迎风而驰。父亲谨慎地等候在路旁，

准备截住它们的去路。它离父亲很近时，

父亲就站起身轻轻唤起了它的名字。哈

日凯勒似乎听到了主人熟悉的叫声，耸

起耳朵长长地打了个响鼻，站在离父亲

不远的草甸上。父亲走近它轻轻地抚摸

它的银鬃将绳索套紧，然后鞴上马鞍向

巴颜察汗草原奔去。

几年后，哈日凯勒再一次独自离开

巴颜察汗回到了它的生养之地——夏日

塔拉。在夏日塔拉，没有人可以驯服它。

人们越是无法靠近它，越是羡慕它那美

丽绸缎般的长鬃和绒毛。哈日凯勒变成

了没有人敢骑的野马。

后来，它被一群庄稼人赶到崖下的

牛圈里用绳网套住了。几天后哈日凯勒

被套在马车上，成_『马夫的主心骨。大包

干时，我父亲去夏日塔拉，路上看见哈日

凯勒套在沉重的马车上，车夫不断地用

皮鞭抽打它。哈日凯勒的烈性子不见了，

那高大结实的身体变得瘦骨嶙峋。父亲

走近它轻轻唤着它的名字，哈13凯勒仿

佛麻木了一般，头也不回地只顾拉马车。

父亲望着它暗淡的眼神，默默地流下了

眼泪。

以后，听人说，哈13凯勒死在马车夫

的棚圈里了。

我们家定居在巴颜察汗幽静的山壑

波堤郭勒里。它是我父亲苏布亲祖宗几

代人游牧过的草原，是他祖先艾勒吉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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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冬季牧场。他们家七代人的坟茔

都在这片长满银露梅的绿色山壑里。在

以后的日子里，它竞成了我们家几十年

如故的冬营地。波堤郭勒的草原比较优

质，在巴颜察汗草原中数佼佼者，是一片

理想的放牧基地。尧熬尔末世堪布活佛

的坟茔处在波堤郭勒对面茂密的松柏林

中。尧熬尔堪布活佛是格鲁派大师智华

活佛的著名弟子。他精通佛法，经典高

明，在整个尧熬尔人和唐古特阿柔克部

落中颇有名气。1953年4月，堪布活佛召

集四方僧侣坐禅，几百名僧徒诵经叩拜

未得挽留，次年圆寂。临终前，堪布活佛

语气深重地说：“再有几年佛教便会没

落，以后在尧熬尔人中佛教难兴，我的下

世将出世在东南方(青海)⋯⋯”不出他

的预言，火化他遗体的那灭，一缕青色浓

烟便向东南方随晨风飘去了。

我家前面有一条似巨龙盘卧的小

河，名叫撤娜凯河，水流呈淡蓝色，家后

坡上还长着一棵颇为高大茂盛的松柏

树，它的倒影深深地映在河谷中。

许多年来，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个

个温馨而宁静的冬营地的寒冬。

那年春天，一个冰雪消融的日子，加

穆措老人1日病复发。他预感到自己剩下

的时间不多了，取出陈旧的檀香念珠，点

燃r昏暗的酥油灯，开始为后世祁祷。在

春风呼啸的早晨，一对盘角大公羊挑斗，

从加穆措老人家后面的山坡上一直搏斗

到帐篷后。老人意识到胸中发疼，一股灵

气侵满全身，他感到自己好像要飞出天

窗，两眼泛白毫无遗恨地离开了他的青

IJj和部落。人们在一个坦荡如纸的草原

上火化r他的遗体，春风吹拂着他坟上

的经幡。

一晃几f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从马

背}j颠簸的骑手，勇敢的游牧人，变成了

风蚀残年的老者。他变得苍老多了。但他

始终以纯粹高尚的品格为游牧生活寻

觅。为J，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之旅，他拿

出平时积存的薪水，带母亲去拉萨朝圣。

回途中，又买了很多经书和佛教供品，准

备留给子孙后代。

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他带我和三

个妹妹去看他自己指定的坟地。指着一

处长满松柏树的阳坡说他将长眠在那

里。那阳坡平坦如砥，长着三棵结实的幼

松。为了便于以后我们辨认，他放了一颗

色泽纯洁的白石头作为那块地的标志。

那坡下环林包围的草丛中流淌着一条汩

汩小溪。据说这是尧熬尔堪布活佛圆寂

的地方。

候鸟的呼唤

我们聚居的小镇，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熙熙攘攘的游客坐着小轿车向巴颜

察汗腹地进发。近年来，关于尧熬尔人迁

徙的传闻，成了人们纷纷谈论的热门话

题。

那天夜里，大雁从我们的房顶飞

过，忧郁的鸣声响彻黑夜，一只大雁在

我们房顶的空中盘旋。夜深了，那只大

雁还在星空中来同呼唤，声音催人泪

下，仿佛溶人我的血液里。我妻子说：

“大雁命苦。阿妈讲过，若掉了队，迷

失了方，。它就会朝原来飞来的方向飞

去，又重新回到原地开始往回飞行。”

我没有信她的话。

第二天，妻子的话应验了。秋风中，

我那黄头发、黑眼睛的儿子阿尔斯郎调

皮地说：“阿爸，阿爸，你看

大雁!”我睁开睡意未消的

眼睛向蓝天遥望，只见那

只大雁正从南向北飞翔，

消失在云雾迷茫的天际。

我耳边激越起一首尧

熬尔古歌：

流浪中祈祷

大雁飞过头硕

秋风吹我

飞向远方

艰难中迁徙

北斗星照亮天空

苍狼带我

走出戈壁

积雪中呻吟

月夜伴着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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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唇鹿载我

翻过达坂

睡梦中惊醒

呼唤遥远的故乡

白马驮我

奔向草原

这首古朴苍凉的歌是加穆措老人教

给我的。它时常在我耳边同响，并默默流

入我静静的心河。一阵绵绵的细雨过后，

我默默躺在金黄色的白桦林中，任凭白

唇鹿群嘶鸣。秋风飘落的红叶轻轻地唱

起悲歌。我银色的白马，在林间静静地吃

草，偶尔打起响鼻看着我；那秆与我形影

不离的猎枪金光闪烁；风信子伴随着大

雁把我飘忽不定的心灵带向那美丽、广

阔的北方草原，消失在蓝色的天幕中。、

我轻轻地呼唤着故乡的名字，深深

地感到尧熬尔人游牧草原的生活永远是

壮阔的，但一次次的大迁徙，辛劳的远

征，总是苍凉悲壮的。像群群飞渡的大雁

从南国的故乡迁徙到北方的草原，他们

在生命的征途中13夜不停，没有平静

注释：

①汗腾格尔：萨满教最高的天神。

②腾格里杭盖：尧熬尔人把祁连山

叫作腾格里杭盖。“腾格里”是“天”之意，

“杭盖”是水草肥沃的山林之意。

③唐古特：突厥语和蒙占语对藏族

人的称呼。

④哈13纳：即金露梅。 四

—溺曩釉I需嗣鲴蹴糯|
一、承接专业登山、摄影、探险旅游

二、组织企业拓展训练及各种观光旅游
三、承办大中小型会议
联系人：张军

电话：(0991)891 0076 891 0075

2325608 231 741 1

手机：(0)13609970001

传真：(0991)2323767

网址：Http：／／www．xjcycl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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